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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美学视域下的体育文化探源与概念思辨

吕艾文
（上海体育大学武术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８）

摘　 要：体育文化的历史生成与概念思辨不仅是体育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更是探究中国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

规律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 为解决以往体育起源诸学说过于笼统和宽泛的不足，从体育的生成与发展中把握其本

质特征，从而提出“礼乐起源”的学说，以期在体育的形式和形态中理解其文化智慧与审美理想，对体育进行一种文化

与审美的整体观照。 中国体育的历史传承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熏陶，具有塑造行为、培养情感和提升品格等审

美教化功能，并对近代以来中国“体育”术语概念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为摆脱多年来体育概念定义困

难的尴尬局面，应坚持历史与逻辑发展相统一的原则，避免对体育概念进行统一划归式的总结，从中国体育的礼乐本

质与当代意义出发，坚守其“生命本位”的核心价值与“雅俗共赏”的艺术精神，为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提升提

供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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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体育学术界对于体育文化的起源以及

体育概念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探索与争鸣从未停止，而
试图对体育本质和概念进行强制性规整和固定化理

解的研究也总是昙花一现，难成定论。 中国体育有着

怎样的本质属性和文化品格？ 其在生成发展及交流

传播中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特征和现实意义？ 在当

代社会我们应如何把握体育的现状及未来命运？ 对

于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就不能不涉及到对体育起源

的追问以及对体育概念的历史性追溯。 在中国，体育

经历了漫长的孕育生成过程，它以中国传统世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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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审美文化为根基，既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又
表现出对道家境界的追求。 故其不仅体现为一种文

化历史的沉淀，更逐渐演变为一种价值观念的追求；
不仅是一种身体活动、工具和符号，更是一种人生态

度、思想和理念；不仅给予人们一种感官的享乐，更使

人们在具体的体验中成就人性的完满。 据此，本文以

中国传统哲学和古典美学的相关理论为支撑，从体育

的生成与发展中把握其本质特征和历史命脉，从体育

的形式和形态中理解其文化智慧与审美理想，明确

“体育从何而来”以及“体育是什么”的问题，并以人

的存在及其价值为根本尺度，明确“体育应是什么”
的问题，对其进行一种文化与审美的整体观照。 在此

基础上，本文还将从概念史学的视角出发，探索体育

概念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新时代特征，对体育的概念及

价值进行合理、可行的哲学反思与确证，打破对体育

概念的固定化理解，为当代体育理论的深化和提升提

供理论创新。

１　 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与古代体育文化
的历史生成

　 　 作为体育基础理论和体育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
体育的起源涉及到用何种“体育史观”去观察和解释

体育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１］，若不研究、不了解体育

的起源，则很难准确地把握与认识体育的本质和规

律［２］１１。 关于体育的起源，目前流行的观点有四种：
一是认为体育起源于人类的遗传本能和生命需求，
“精力释放”和“原始游戏”是体育的早期表现形式；
二是强调人类的体育行为同动物的嬉戏打闹、奔跑跳

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故将生产劳动视为体育产生的

唯一源泉［１］；三是将以巫乐文化为代表的用于通神、
敬神、驱鬼、祛魅的原始歌舞形式以及其他身体活动

作为体育发生的原动力；四是主张将体育的起源归结

为劳动生产、宗教祭祀、军事活动、生理保健等若干因

素长期互相作用的复合结果［３］。 尽管迄今为止，关
于体育起源的假说还未能形成一种为人们所普遍认

同的观点，但我们应该意识到，体育起源是一个和人

类其他活动相互杂糅且缓慢渐进的过程，故有关体育

起源的研究，多是一种推测性研究［２］１８。 作为一种与

人类俱生的文化形态，体育的历史同人类社会的历史

一样悠久［４］６，与其说体育起源于生命需求、生产劳

动、宗教祭祀等，毋宁说是人类的遗传本能和生命需

求、生产劳动和生存技能、军事活动和宗教祭祀等为

体育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原始时代的华夏先民基于对自然的依赖与模仿、

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与崇拜、对部族繁衍生息的渴望

以及对死者灵魂的朦胧幻觉等产生了原始巫术与宗

教信仰。 他们通过以“祭礼”为核心的图腾歌舞巫

术，一方面团结、组织和巩固了原始群体，以唤起和统

一团体的意识、意向和意志；另一方面又温习、记忆、
熟悉和操练了实际的生产生活过程，起到了锻炼个体

技艺和群体协作的功能［５］６。 这种作为原始文化的图

腾歌舞和巫术礼仪，不仅包含了智力活动的萌芽，同
时也是本能情感的抒发与宣泄，在培育、发展人的心

理功能方面，比物质生产劳动更为重要和直接［５］１０。
自公元前 ２０７０ 年始，中国经历了夏、商、西周三个奴

隶制王朝，朝会以及与之相关的祭祀礼仪活动成为当

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这种带有明显敬神、
重礼的文化心理的大型社会活动逐渐演变出射礼与

乐舞两项颇具体育特色的活动内容。 射礼是融合射

艺、音乐、舞蹈、礼仪和仁义道德于一体［２］４６的礼射活

动，它不仅是培养国子射箭知识和技能、且具备一定

强体健身功效的军事必修课程，更是一种有着严格等

级制度、注重礼乐之教相配合的道德体验和人生哲

学；乐舞则是将朝会、誓师、庆典、宴会以及祭神问卜

等场合的歌舞表演进行整理和规范，并借助礼乐形式

使之与表现社会伦理的政治观念、典章仪制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进而成为一种兼具体育和德育功能的教化

手段。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以及

“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得到

了进一步发展。 作为礼乐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儒
家延续了自西周以来官学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礼、
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技能，并以此开展教育实践

活动。 射、御作为军事训练中的重要武艺内容，在教

学过程中除了传授有关射箭和驾驭马车的知识以外，
还注重与礼、乐教化的配合，从而成为一种培养谦和、
礼让、庄重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方式。 在这种内外兼修、
文武兼备、知兵尚勇的社会风尚的影响下，不仅促进了

骑马射箭、器械技击、拳勇练力、奔跑跳跃、划船牵钩等

为适应战争环境而形成的各类军事武艺训练活动的普

及，更使得诸如蹴鞠、投壶、棋类、角力、龙舟、赛马、秋
千、飞鸢、斗鸡等具有娱乐身心、思维锻炼和礼仪教化

功能的各类民间游艺休闲活动逐渐兴盛。
与此同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提出了“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６］ 以及“与人

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７］１５９的命题，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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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对人的情感塑造不应只局限于人际关系和道德领

域，应舍弃和摆脱功利、社会、生死等人世间的一切欲

望、利害和考量，以达到一种莫可阻挡的精神愉悦和

心灵自由。 此外，道家还认为过多的物质享受会危害

人的身体和精神，进而提倡通过“吹呴呼吸，吐故纳

新，熊经鸟申” ［７］１８３ 等自然之法进行身体锻炼，通过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７］９４的“坐忘”
“心斋”的方式使精神超然于物外，从而达到养生、保
身、长寿之功效。 道家的这种修身养生理论既是对儒

家内外兼修思想的延伸，同时也消解了礼乐文化所造

成的人性异化，是对“人和” “人乐”思想的补充和完

善，从而达到“天和”“天乐”的逍遥之境。 儒、道哲学

思想的互补构筑了人性自由与道德自律有机统一的

人生境界，使传统的礼乐文化由主体化走向生命化，
真正铸造出一种生命境界和审美境界［８］。 可见，对
中国体育起源的研究倘若能摆脱某种“非此即彼”的
唯一性定论，通过寻求诸假说中的最大共性来进行立

论，那么可以说，中国体育的起源与古代礼乐文化的

关系极为密切，因为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本身就代表

了一种富有生命活力的人文精神，从而成为囊括体育

在内的多种艺术的文化母体和精神源头。

２　 儒家礼乐美学精神与中国传统体育
的审美教化功能

　 　 《礼记·乐记》中指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
者，天地之序也” ［９］４３１。 在儒家看来，人的本性如同璞

玉一般粗糙甚至残缺，而乐可以表现天地人之间的和

谐，有了乐的协调就能使人们相互亲近，因此乐的根

本价值在于契合人的对象化的心理体验［１０］，从而满

足人们审美愉悦的生命需求；礼则是用来表现天地人

之间的秩序，有了礼的区别就能使人们相互敬重，因
此礼的根本价值就在于摆脱人的自然朴野而生成文

化人性，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１１］。 礼乐的和合

能够规范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情操，通过一种既伦理化

又审美化的教育使人的生命获得一种有别于其他动物

的人文精神与审美情趣。 作为礼乐教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传统体育同样也具备了以下审美教化功能：
其一，塑造“内外兼备”的人物行为美。 “质胜文

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１２］８５，儒家

认为，真正的君子既要重视思想品德的修养，又要注

意言行举止的风度。 而礼乐教化的实质正是对人们

行为的规范化和模式化，礼的意味不是静态的身体展

示，而是以动态的身体体现出来的典型化生活范

式［１３］。 荀子说：“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
不由礼则夷固避违、庸众而野” ［１４］，表明“礼”对个体

身体形象的塑造可以给人以一种端庄、文雅的合宜之

美。 而这种整体形象的展现一方面靠的是人内在的

德性精神，如孟子提出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１５］，
便是将人的道德和修养作为身体美的根本，正所谓

“有诸内者形诸外” ［１６］，当个体通过后天的学习修为

使德性精神充盈于内时，它必显发于体貌形躯，因此，
修心即是正形，“心”可以实现对“形”的渗透与塑造，
甚至能够修复、弥补外在形体上的某些不足［１１］。 而

另一方面靠的则是强健的体魄，孔子认为，“身也者，
亲之枝也，敢不敬与？ 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 ［９］５７０，
一个人如果不能敬护自己的身体，就是对父母不孝。
孔子将这种血亲情感作为体育锻炼和养生保健的重

要动机，从而将强健的体魄与高尚的德行、优雅的风

范、渊博的学识一同构成培养君子儒士的人必备素

养。 清代学者颜元认为，“孔门司行礼、乐、射、御之

学，健人筋骨，和人气血，调人性情” ［１７］，礼乐的教化

可以锻炼人的肌肉和骨骼，促进人的血液循环和呼吸

机能，能够将身体的强健作为外在感性的显现，将人

格的修养作为内在理性的凝聚，从而培养出一种文雅

与庄严合度的身体形象和生命力量。
其二，培养“礼乐相辅”的人物情感美。 儒家将

“礼乐”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其原因就在于礼能规

范人的行为，乐能丰富人的情感。 以礼乐文化的主体

内化为路径，既推进了人类对生命本体的理性认知，
又推进了礼乐文化由外在规范向生命精神的审美转

换［８］。 孔子将礼乐作为情感培养的手段，并将体育

视为一种礼仪性的情感活动，从而达到对人的思想教

育、情感安慰和心灵净化的作用［１８］。 作为一种民族

的审美娱乐文化活动，体育秉承了礼乐文化的精神血

脉，表现出一种以世俗娱乐和以大众为主导的价值取

向，在修身、养生、自娱的同时，也不忘满足观众的观

赏和娱乐需求。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 ［１２］９４，完善的人格修养是将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

为内在的心灵愉悦，即在熟练掌握各种运动技能和事

物规律的同时获得一种具有实践力量的人格塑造，进
而养成一种艺术化的自由精神和人生境界［１９］。 可

见，“乐”的教育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体感官上的

快乐，更是一种由道德理性向审美境界的升华，具有

“从审美创造、情感陶冶等方面激活、调谐人际关系

和人格的养成” ［２０］ 的独特价值。 而体育的功能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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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人类感性的审美需求，其在本质上更主要地表现

为一种民间的、大众的审美娱乐活动：各种身体活动

的表现结合音乐、环境的整体氛围，使人处于一种自

由和谐的“乐”的精神状态，最终达到人性的完满。
福柯认为，“人只有在审美超越中，才能达到人所追

求的最高自由，也只有在审美自由中，才能实现创造、
逾越，满足审美愉悦和更新自身生命” ［２１］，体育所带

来的这种审美超越，不仅使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获得

了提升，更是“人乐乐”与“众乐乐” ［１５］２７ 的群体审美

精神的最高体现。
其三，提升“德术并重”的人物品格美。 中国古

典美学历来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儒家往往将善作为美

的最终目的，而道家则更强调由道德境界走向审美境

界，二者皆是将审美同人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联系

在一起，这种以善为美的特点对我国传统体育活动审

美特色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一方面体现在

中庸的哲学尺度对人格塑造以及人生境界的影响上：
正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１２］４２，礼乐教化并不主

张各种过分强烈的个体情感的展现，它所强调的恰恰

是符合现实身心和社会群体的和谐与统一，注重从内

心建立和塑造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情感模式。 中国古

典美学的这一基本特征，在武艺类项目中表现得最为

充分：它使原本的杀戮技艺变为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去邪扶正的教化手段，进而形成了一整套维护社会安

定、减缓矛盾冲突的“武德”体系［２２］。 其另一方面则

体现在以“浩然正气”作为人格理想以及对“阳刚之

美”的无限追求上：“仁者必有勇” ［１２］２０３，儒家认为，
“勇”不仅是仁德君子必须具备的品格，更有利于自

身修养的提高和集体意识的培养，因此鼓励人们积极

从事实用性体育，精忠报国，并使之成为一种民族的

文化心理和精神力量；同时，塑造出 “充实而有光

辉” ［１５］３７１的理想身体形象，指引人们向“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１５］１４９的主体人格靠拢，最
终形成顽强拼搏、永不言弃、坚持不懈和自强不息的

民族体育精神。

３　 “生命本位”的古典美学观念与近代
中国体育概念的重新确认

　 　 早在原始社会，华夏先民们通过表现生活场景和

实现与神沟通的歌舞形式宣泄着生命的情绪、表达着

生命的期待，并由此发展为和谐的节奏韵律，成为某

种生命意识的象征，以此标志着华夏审美观念的萌

生［８］。 尽管在三代时期，这种生命意识逐渐成熟，使
生命的本质由自然的感性化转向社会的规范化，并最

终积淀成为重塑主体人格的礼乐文化，但基于生殖崇

拜思维下的丰产理想，仍然一以贯之地保留了一种

“以硕大为美”和以“力”为特征的身体审美观，如《诗
经》中所称赞的美男美女，莫不是“硕人俣俣，公庭万

舞”“辰彼硕女，令德来教”的勇武有力、形体健硕之

形象。 此外，在礼乐文化下的生命展现落实到身体形

象塑造的同时，也关注到了人在气血、容貌、举止以及

日常的饮食、服饰、起居等诸多方面，如荀子认为，
“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

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

触陷生疾” ［１４］，揭示了礼乐教化同生命保养以及身体

形象的内在联系。 故尽管汉语的“体育”一词最早由

西方的教育学说发展而来，但在引入国内学术话语圈

的初期，体育的概念并未完全纳入到教育学的范畴，
而是首先强调了“尚力”和“卫生”这两大基本理念，
究其根本，这与中国古典美学“生命本位”的价值观

念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中国近代“尚力”“卫生”思
潮的掀起，发轫于严复对近代中国“民力已苶，民智

已卑，民德已薄” ［２３］ 现状的反思，呼吁国人发扬“竞
争 －进步”的精神以破除尚文、轻武、重德、反力的柔

性传统［２４］。 严复在接触西方体育之初便将斯宾塞

《教育论》中的“身体的教育”译为“鼓民力”，有发达

国民之手足体力、激发国民之进取精神之意，希望以

此摆脱由于封建政教礼俗所导致的种族衰弱的局面。
其主要原因在于，国人体质的羸弱并非指体能上的不

足，而是由于吸食鸦片、女子缠足、饮食不洁等陋习和

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各种畸形、病变。 由此，以预防

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的卫生之事便

成为强种强国的首要任务。 因此，中国出现的首个体

育概念便是在 １８９７ 年由陈懋治等编写的小学教科书

《蒙学读本》中，将体育定义为“卫生之事”，归属西方

卫生学的知识门类。 随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
发表了“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２５］９ 及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２５］８ 的言论；方万邦在

１９２５ 年出版的教科书《体育》中指出，“体育是以身体

大肌肉活动为工具的一种教育” ［２６］；１９４７ 年《辞海》
编成，体育被明确界定为“辅助身体成长发达的训

练” ［２６］……最终促进了“国富民强”理念从社会意识

向社会运动发展的转变历程。
萌生于殷商，制定于周公，弘扬于孔门的礼乐文

化，在成为一种既定的国家体制后与统治阶层的政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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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相辅相成，成为了维护尊卑长幼等级的秩序规

范，其中，礼规范人的行为，乐教化人的心灵。 礼乐文

化在不断重复和巩固的程式化过程中，逐渐消解了最

初的感性形式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进而内化为中华

民族的生命精神，并最终实现主体人格的社会化重

塑。 积学修身，便是礼乐文化由外在规范内化为君子

人格的生命本体的必经之路，其价值在中国古代主要

表现为文人儒生“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在新中

国成立以后则主要表现在有志之士“强国、和天下”
的社会理想之中：如 １９８０ 年胡晓风在《关于体育科学

体系的若干问题》中认为“体育是一种寓教育于运动

之中的社会现象，是通过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
丰富人们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 ［２７］；１９８５ 年曹湘君

在《体育概论》中提出广义的体育是以身体练习为基

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

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的有意识、有组织

的社会活动，包括狭义的体育（身体的教育）、竞技运

动、身体锻炼和身体娱乐［２８］；而 ２００３ 年梁晓龙提出

的“体育是人类通过专门设计的身体运动和游戏，达
到增强体质、提高体育竞技水平和丰富社会生活目的

的一种独特社会文化现象” ［２９］；以及 ２００４ 年周西宽

提出的体育是“人类以自身运动为主要手段改造自

我身心的行为或过程” ［３０］３５，“标志着人类对自己身

体发展的审美理想” ［３０］６５的论述，则在体育概念中更

加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近年来，国内关于体育概念的界定更是层出不穷，有
的将“身体的教育”树立为体育概念之正统，归属于

教育的范畴之中［３１］；有的将体育之“育”扩译为“培
育”，使体育的概念更加宽泛具有包容性［３２］；有的将

由“体育”本义衍生的所有概念全部吸纳，以形成一

个新时代的体育概念体系［３３］；有的则采用国际社会

共享通用的术语“Ｓｐｏｒｔ”作为总概念来指代所有类型

的体育［３４］……结合中国古典哲学以及儒家“积学修

身”的文化传统来看，无论古今，中国体育始终是一

种以现实个体身心强健、社会群体和谐统一以及人的

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对身体进行培育和教化的社会

现象和文化活动，其实质就是一种礼乐教化活动以及

人们将礼乐文化转化为自觉意识后所衍生的各类身

体活动。

４　 “雅俗共赏”的艺术精神与当代中国
体育概念的逻辑思辨

　 　 概念，往往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一个事物的本质属

性，而具有形式逻辑思维的“属加种差”定义法可通

过被定义项临近的属和种差把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

知总结并巩固下来，常被学术界认为是最基本和最有

效的概念界定方式。 从术语的产生及演变的视角来

看，“体育”与“德育”“智育”三者在日本兴学经验的

影响下，于 ２０ 世纪初期作为“日语借词”引进中文，
并在严修、张謇、张之洞等人的推介下逐渐演变为国

人熟悉的教育术语［３５］。 至此，体育的概念从“教育的

手段”到“身体的运动”再到“人类的社会活动”一路

发展而来，可谓是愈发地完善和丰富，但其思维却一

直没能脱离“属加种差”的逻辑定位模式。 然而，传
统“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它只适用于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事物，而当面对

不断变化、运动的事物时，这种定义法则显得苍白无

力；同时，由于自然语言所指的事物一般具有复杂性

和多样性的特点，还容易形成多个可以由“属”加“种
差”定义的义项。 如体育的概念既是一种“以锻炼身

体、增强体质为目的的身体教育活动”，也是一种“以
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主旨的休

闲娱乐活动”，还是一种“以攀登运动技术高峰和创

造优异运动成绩为目的的竞技运动活动”……概念

作为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应具有确定性和

唯一性，因此，为清晰体育的本质，就只能将其所属归

于更大的类并进一步扩充种差的数量：如将体育的概

念界定为“旨在强化体能的非生产性肢体活动” ［３２］

或“以满足健身、娱乐、情感等多元需求，并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身体活动、
情感活动与竞技比赛” ［３４］，但这些概念的界定方式却

也存在着缺失上位概念或属概念的定义以及具有多

种属性和种差等不符合逻辑规范的问题。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在理想语言哲学的影响下力

图建立一套精确的语言系统来表述复杂的体育现象，
在关于“体育本质” “体育概念” “体育属性”等体育

语言问题的长期探索与争鸣中，却始终未形成令众人

满意的观点和结论［３５］。 但这并不意味着体育将无法

定义，也不会妨碍人们对体育所进行的较为准确地把

握，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多领域的边缘都是模糊

的，它们都存在着各自的核心内涵和主要特征［３６］。
基于此，为解决体育概念研究长期混乱的问题，应及

时摆脱形式逻辑对体育概念的桎梏与异化，不能拘泥

于传统形式逻辑的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应寻找一种

更为宽广和深邃的视野来认识体育［３７］。 作为一种历

史的必然，“体育”术语的产生及其概念的演变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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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了各不相同的侧重与内

涵。 但在中国，体育活动从对传统礼乐文化的传承中

孕育、发展而来，深受“美善统一” “健动不息”以及

“天人合一”等古典哲学思想的熏陶，始终秉承着一

种以完善人格修养为核心价值、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为最终目的的初心与原则，形成了一整

套从敬护身体到舍生取义、从技能培养到术德并重、
从“游于艺”到“成于乐”的审美价值体系。 具体来

看，中国儒家的美学观念以孔孟仁学、《易》《庸》哲学

为思想基础，起源于人生的忧患，首先把握的是生命，
其美学的特点在于能够结合人生的体验去把握历史

与文化的真谛，从而揭示历史与文化背后的生命之

美［３８］；而老庄哲学更是强调由道德境界走向审美境

界，并以审美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３９］。 由此，礼
乐文化把原本是维系氏族社会的图腾歌舞和巫术礼

仪逐渐内化为自觉人性和心理本体的建设［５］６６，最终

成为中国体育的本体与灵魂。
事实上，尽管“礼教”长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

家意识形态，但它还保留着某种外在理性的标准和痕

迹，因此难以成为人生的最高实现；而“乐”作为一种

审美的文化精神比“礼”更加注重从陶冶、熏陶、塑造

人的心灵情感来维护人伦政教，它并非完全受制于

“礼”、从属于“教”，而是常常在体现伦理教化意义之

外还有着深厚的感性娱乐精神和广泛的世俗关怀。
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这种世俗化潮流，使体育表现出

一种原发性的民俗特征：其一方面体现在体育的主体

由贵族阶级逐渐向平民化和大众化转移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体育秉承了传统礼乐文化的精神

血脉而呈现出的以修身养性和世俗娱乐为主导的价

值取向，从而实现了从礼乐教化向人生境界的华丽转

向。 因此，从功用的角度来看，体育不仅仅是一种对

于技能、修养的培养教化，也是一种调养生息的健身

手段；它既可以是一种“身在其中”的休闲娱乐，也可

以是一种“和同观众”的观赏表演……中国体育在悠

久的礼乐文化的传承中孕育发展而来，又在东西方文

化的激烈碰撞与交融中实现了文化与审美上的蜕变，
建立起了一整套从身体教育到强种强国、从休闲娱乐

到运动竞技、从观赏娱乐到塑形健身的具有现实意义

的学术话语体系。 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过程中，中国

体育无论从形式、内涵、观念乃至实践上都不可避免

地受到了多方面的文化影响，并由此产生了一定程度

的变易和遮蔽。 但若想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为中

国体育在现代文化中寻找一片安身立命的沃土，就应

该首先从其赖以生成的传统礼乐文化视角出发，牢牢

地把握体育以世俗和娱乐为核心的根本和命脉，将体

育的本质直接地指向为一种“民间的”或“大众的”感
性需求，才不会在时代的潮流中迷失自我。

５　 结语

体育在文化生成的过程中，不仅体现为一种文化

历史的沉淀，同时也逐渐演变为一种价值追求方式，
在完善人的精神境界和全面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４０］。 在中国，体育深受传统礼乐文化和古典哲学

的熏陶和影响而不断发展，既经受了古代数千年的王

朝更迭与近代上百年来的世事动荡，又不可避免地承

受着以西方世界为参照的现代文化的冲击与审视，在
某种意义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异乃至一定程度上的

趋同现象，从而走向了边缘化。 特别是在 ２０ 世纪以

来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现实条件下，中国传

统体育若想在新的文化境遇中保持生命的活力，就应

在积极吸收外来体育文化有益营养的同时，保持并凸

显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礼乐本质，将礼乐文化的历史存

在和精神传统视为我国体育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通
过艺术自新的创新意识与文化自醒的批判精神立足

当下，从而实现体育话语的古与今、中与外的涵摄与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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